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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武/绘

娘
文/王拴紧

她是富家女，嫁到财主家，是因门当
户对。她比丈夫大3岁，男方信奉“女大
三抱金砖”。在那不裹脚没人娶的年代，
她长着一双大脚，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她
一嫁到王家，新娘就成了“娘”。

她嫁到王家不久，家庭出现了变故，
公爹被镇压了。她所嫁的王家，公爹娶了
两个老婆，就是说她有两个婆婆。她的男
人是大婆婆所生，取名梦尧。二婆婆也生
有一个男孩，取名梦舜，刚两岁。二婆婆
因新的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而改嫁他乡，
梦舜的抚养任务就落在了他们身上。不
久，大婆婆生下第二个男孩，取名梦禹。
天有不测，大婆婆因产后风不治身亡。就
这样，她一结婚就有了两个“儿子”。

两岁的梦舜，白天黑夜哭着找娘，可
他哪里知道他娘已经改嫁到了很远的地
方。看到弟弟想娘的样子，她常常流出同
情的泪水。但也只好一边轻轻拍着他，一
边哼着自编的儿歌哄他入睡。

但最令她头痛的是刚出生的梦禹，面
对这个新生儿，她手足无措。她还是个大
姑娘啊，哪有什么育儿的经验？但她没有
畏缩，主动向街坊邻居求教，掌握方法。
新生儿没有奶喝怎么能行？还不熟悉村
庄情况的她，白天抱着梦禹挨门挨户找月
子婆娘寻奶吃。漫长的夜晚更难熬，一个
晚上不知道要起来多少次给梦禹喂小米
汤。最愁人的是夏天的雨夜，他们居住的
茅草屋草苫很薄，加上鸡子不断飞上去抓
挠，常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每
逢雨夜，他们就一人抱一个，躲到不漏雨
的地方挨到天亮。

世上的事情最能显功的就是育儿
了。经过她的悉心照顾，梦舜一天天长
大，梦禹也会说话了，含糊不清地叫了她
一声“娘”。她听了没有应声，而是喜极而
泣，轻轻又深情地告诉梦禹：“我不是你
娘，我是你嫂子。”

两个孩子上小学时，有一天向她哭
诉，说人家说他们是没娘的孩子。她一手
拉着一个找到人家，郑重地向人家说：“谁
说他们没娘，我就是他们的娘。”

虽然梦舜、梦禹健康成长，但她高兴
不起来。她已经结婚10年了，还没有自
己的孩子。不知道老天作弄她，还是什么
原因，她生的4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
1958年，她冒着严重浮肿病的风险，生下
了第五个孩子。饱读诗书的她，为了让这
个孩子存活下来，给孩子取了个非常土的
名字——拴紧。她觉得，名字越土越好养
活。

后来，她又生了一儿一女，加上梦舜、
梦禹，她一手养大了5个孩子，付出的艰
辛与心血难以用语言表述。可她和我相
处的50年里，从来没有叫过苦、喊过累。
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勤劳、善良、坚贞不
屈。她常给我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善
待他人、善待自己，好好活着。

她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个
了不起的母亲！她，是我的亲娘。

旧时，西平吕店乡靠近官
道，从驻马店到漯河，从西平到
舞阳吕店街居中，南来北往的
人赶到此处正是吃饭休息的时
候。流动人口多，逐渐就形成
了集市，有了集市，来的人就更
多。那时，乡下没有娱乐项目，
碰上起戏和唱大鼓书的宛如过
年，许多人常常跑几十里来听
戏。吕店适逢交通要道，常有
戏班子走动，耳濡目染，吕店人
大多会唱几句。

吕店常寺村有一个戏痴，
爱唱曲子戏。他本是个文盲，
但记忆力奇佳，且有乐感，再难
唱的戏他听过几次，就能有板
有眼地唱一段。乡人见面，听
他唱戏，便夸他唱得好，其实乡
人并不是真夸，不过应个礼节，
偏他实性，以为是真，就问和戏
班子里的角比如何，乡人笑着
说，差不多，就差那么一小点。
就为了赶上这差不多的一小
点，他除了吃饭睡觉不唱，干什
么都唱，久而久之，就有些神
叨，说起话来也用曲子腔。乡
人当面喊他戏迷，背地里叫他
神经，后来，连他的名字都忘记
了。

有一次，有一个确山人往
舞阳去，迷了路，走到常寺问
路，看见戏痴在菜园浇水，问
他，掌柜的，往舞阳走哪？他抬
头看看，没理睬问路人。这时，

旁边过来一个老太太说，跟他
说话得用曲子调，不然他就不
理你。凑巧，这个过路人正是
唱曲子的，开口唱洋调：掌柜的
往舞阳走那条路？戏痴随口接
唱：庄西头往北拐一直往西。
戏痴唱完用手一指，丢掉了辘
轳桶，“扑通”一声辘轳把他打
到井里去了，来了好多人打

捞。戏痴的闺女听说跑来，跪
在井台连喊数声，没人应，有乡
人说唱几句试试。戏痴的闺女
连忙哭唱起来：哭一声老爹爹，
死哩太苦。这年天旱，井水不
深，戏痴听见闺女在井口哭唱，
忙接唱：小女儿莫担心，爹有惊
无忧。

乡人皆叹息摇头。

西平笔记（二题）

明朝时期，西平五沟营张
湾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张文
佐，一个叫张贵。一个为人忠
厚，文采飞扬；一个为人精明，
善于经营。据西平旧志记载，
张文佐，字良弼，五沟营张湾
人，渊子，明成化七年辛卯科举
人，二十年甲辰科进士。历任
山西平阳府知府、浙江粮储
道、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张文
佐为官公正，两袖清风，颇得
百姓好评。张贵，生平不详，
民间传说他是一粮商，原为张
文佐同窗，科举落选后外出经
商，因善于经营，集有万贯家
产。

明嘉靖年间，张贵在山西
泽州经商已经二十多年，集下
了万贯家产。同行是冤家，张
贵在生意圈中名声颇佳，却是
少数同行的仇人，同行多次设
计陷害，均被张贵识破。一来
二去，张贵便萌生了急流勇退
的想法。主意一定，张贵便悄
悄变卖家产，换成真金白银便
于携带。攒下这万贯家产不容
易，要想将这万贯家产顺利地
带回西平更不容易。正在这
时，张贵听说在山西做官的同

乡张文佐任期届满即将还乡省
亲，于是，便给张文佐写了一封
信。在信中，张贵直言不讳地
说自己经商发了财，当初经商
时曾在佛祖前许下宏愿，为了
还愿，要带五尊大佛、十八个罗
汉回家建庙供奉，听说平阳的
石雕好，请张大人代为定制，随
信附有石佛的规格尺寸。张文
佐本是张贵的好友和同乡，见
又是善事，为不耽误行程，便即
刻安排家人张罗此事。这件事
不知如何竟传了出去，并越说
越玄。张文佐是个清官，秉公
执法，所以树敌较多。他的政
敌听说他要带石佛还乡，喜出
望外，一致认定传言属实——
他是在玩障眼法，利用石佛偷
运赃银，于是联名弹劾。皇上
接到奏章，犹豫不决。张文佐
是个清官，名声颇佳，可是弹劾
者言之凿凿，无奈，只好派锦衣
卫暗中调查。石佛刻好，张文
佐携佛省亲还乡，谁知刚出自
己的辖地，便受到锦衣卫的盘
查。身正不怕影子斜，张文佐
虽气得够呛，但也无话可说。
锦衣卫搜来查去，一无所获，尴
尬地回去复命。且说晋豫两省

的土匪听说张大人要带佛携宝
返乡，早在沿途布下眼线，做好
了多处伏击的准备。一日，忽
然一眼线来报，说张大人的石
佛叫锦衣卫查获，匪首痛心疾
首，后悔没有提前下手，煮熟的
鸭子飞了。后又有眼线来报，
说消息有误，张大人的石佛里
根本没有珍宝，锦衣卫一无所
获。听到这个消息，多数土匪
一哄而散，独一匪首不信，化
装成商人潜入驿站，趁天黑查
看，果然在石佛上找到了暗
格，伸手一摸，竟空无一物。
到了泽州张贵和张文佐会合，
两家人取道河南沁阳一同返回
西平。

回到张庄后，张贵在庄东
购了一块地，修了一座佛堂，把
石雕的五佛十八罗汉放到庙
里，虔诚供奉，成了吃斋念佛的
信士。以后，四方百姓年年去
那里烧香上供。张庄的名字也
变成了石佛堂。

张文佐始终不知道自己帮
张贵携带财宝的秘密。张贵临
终时告诉家人，石佛携宝的消
息是他暗中派人散布的，此时，
张文佐已病逝多年。

文/奚家坤

石佛堂

戏 痴


